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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见习记者 李丹萍

相比其他书店，珠海无界书店多少有

一些优势：是城市里唯一一家面海的书店，

坐落在一个大社区之中，有书店还有美术

馆⋯⋯在尝试售书新方式上，直播、盲盒、

社群⋯⋯哪一个都没缺席。

无界书店负责人蒋蔚觉得，偏好在直播

间买书的人群和习惯到实体书店消费的人

群，重合度比重并不是太高。“在直播间低价

走量，书只是一种商品，它的价值主要体现

在价格；而书店的存在对一座城市的意义，

绝不是和网购去做斗争。它是一个围绕书本

和人生长的空间，为书籍和读者提供服务。”

从事 IT软件行业的李佑怡是 90后，喜
欢尝试新鲜事物，对新型图书营销方式“来

者不拒”。她曾经在抖音直播间买过一本悬

疑类书籍，“这个博主很有气质，声音也好

听，在介绍书籍时还会朗读，一下子吸引了

我”。只是距离买书已经过去半年，别说读

了，她连翻都没翻过。

关于卖书那些事儿，直播间外的讨论

和直播间内一样热闹。

卖书，出版社和书店都很努力

无界书店的各种尝试，是当下实体书

店的一个缩影。

2020年世界读书日，无界书店首次推
出“无界盲盒”，受到读者欢迎，成为之后每

年 4月的必推明星产品；2021年“元宇宙”
概念席卷而来，又打造了一个“AR无界书
店”，拥有 AR导航快速寻书、AR智能荐
书、AR深海场景阅读等场景，同期主推科
技、未来主题相关书籍；与美术馆联动办展

览、沙龙、工作坊，将原创绘本根据年龄及

内容分类打包为“成长能量包”出售；与企

鹅兰登合作，引入出版社的经典系列书系，

一边展览一边出售；开直播售书，并建立了

艺术、文化、亲子三个线上社群，已开展活

动 62场次⋯⋯
对于卖书，出版社也很努力。

作家出版社营销宣传部负责人刘强介

绍，目前出版社的图书销售仍主要依靠“发

行-零售”。但现在的零售有从以往的实体
书店、网上书店等平台，向新媒体平台转移

的趋势，销售占比及影响力越来越大。

刘强表示，特别印刷的图书，在直播带

货中优势非常明显，读者可以看实物展示、

听主播讲解，比如《刘文嫡绘刘心武评金瓶

梅》《李博义评金协中绘三国演义》等；而短

视频带货，更看重视频的文案、UP主的影
响、图书内容优劣等，2021年，某百万粉丝
主播带货《白鹿原》，产生近 6000册销售。
新经典人文社科事业部总编辑杨晓燕

认为，图书营销永远是跟当下最热的传播

形式结合在一起的。20年前，图书主要通

过纸媒宣传；之后随着微博、微信公众号等

自媒体的兴起，出现了微博宣传、公众号卖

书等；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很多线下活动无

法进行，直播这一线上形式引发关注，加之

图书类博主的出现，直播卖书逐渐成为图

书营销中不可替代的部分；如今，抖音、视

频号、拼多多、B站、小红书等都已成为重
要的宣传推广甚至是销售平台。

比如，脱口秀演员李雪琴曾公开表达自

己对诗人余秀华的喜爱。2021年 4月，李雪琴
的粉丝混剪了一则余秀华的视频，其中加入

了《月光落在左手上》的购买链接。视频在抖

音发布后，出版社借势跟进，引发了近 10万
册的图书加印，“这本书的情况虽然属于可

遇而不可求，但新媒体新形式引发的图书销

量增长，是此起彼伏、时常可见的”。

直播间的“极低折扣”有错吗

直播卖书动辄几万册销量的同时，争

议随之而来，舆论不乏“贱卖”“盗版”等刺

眼的词出现。

从事媒体工作的 90后女孩刘珊珊热
爱读书，线上购买是主要方式，但对于直播

卖书，她觉得有点矛盾，“真正能沉下心看

书的人，会去刷直播吗？”有一次，她在看抖

音时无意刷到了直播卖书，点进去发现，里

面几乎没有名著，仅有的一两本，还是“烂

大街”的，“那次之后就蛮失望，对直播买书

没再关注过”。

在她看来，直播间里卖的书多数是“一

周教会你为人处世”“最高效的管理学”一

类，“气质是轻浮的，直播+成功学+低价，
是现在直播间卖书的统一模式吧。”刘珊珊

说，“如果直播卖书能够像美妆一样，认真

选品、认真解读、认真搞促销，未来还是可

期的。”

在杨晓燕看来，低价就是直播带货的

商业逻辑，直播间不止书的价格低，所有的

商品价格亦然。“消费者为什么要在你这个

直播间买？第一，他有需求；第二，便宜。主

播让粉丝得到好处——最低的价格，消费

者才会常来。”

杨晓燕说，大部分直播卖货的利润很

薄，主播选品也比较挑剔。“有时候，如果是

有一定库存的旧书，处理一下也比较合适。

但主播低价促销只能是偶尔为之，不能是

常态。当上中下游都有各自的利润空间，书

业整个链条才能正常运转，书业才健康。”

关于直播间以极低价格卖书，刘强表示

“非常不认同”。“它破坏了商品流通。其一，因

为要达到‘极低折扣’，可能定价就会越来越

高，所谓低折扣也就成了虚假折扣；其二，为

了压缩成本，可能会影响质量，甚至专门为

直播渠道定制一批低质低价的商品，出现了

大量盗版书。”刘强说，新技术新方法本身没

有对错，但会把利益和损害同时放大。

书业营销专家路毅介绍，如今，直播卖

书已达成共识，但大 V一压再压“全网最低
价”，让出版方有销量、没利润。“超低价销

售正版图书，在排除不正当竞争的前提下，

其实是出版企业与书店的‘双输’局面。出

版品牌不够壮大，少数超低价品种并没有

拉动出版社的产品线，得不到实际的利润。

而网络平台占据消费者大量时间，实体书

店的露出机会也越来越少。”

路毅表示，现在，出版企业和书店开始

尝试自办直播，有两类账号获得成功，一是

切入“套装、漫画、小说”等细分赛道，在内

容表达上精准输出；二是主播风格特别鲜

明，形成了账号的“人格化魅力”。

在直播间，无界书店做的主要是新书

推荐，让更多人在真正阅读之前了解这本

书，同时以优惠折扣促进销售。“书籍是承

载知识、文化与思想的媒介，比起传统的销

售，这才是我们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这样

工作起来也更有趣、有意义。”蒋蔚说。

“抽两个年轻人搞搞宣传”
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路毅说，出版企业也好，书店也罢，想发

展新业务模式，核心难点仍在于“拥有专业

人才、落实激励机制”，“抽两个年轻人搞搞宣

传”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不同种类的图书适

应不同的推广渠道，比如，短视频、直播中，能

展示的图书品种非常有限，自然更倾向于大

众畅销类图书；细分的社群，更有利于“妈妈

帮、考研党、手工圈”等垂直内容图书。

马天威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

生，对他来说，电子书已足够满足日常阅读

需求，现在能激发购买实体书欲望的只有

两类：哲学作品和画册。“哲学类的书需要

反复翻阅勾画，读得很慢，不适合在 Kindle
上看。画册这类书对编辑的水平要求非常

高，好的作者+好的出版社+好的印刷厂+
编辑编排得好，我才会买。”

马天威从不看图书直播，但有一次试

图购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图书盲盒，“就是

玩呗，当时出版社要搬迁，清理库存”。不

过，他没能抢到。

李佑怡有一次购买图书盲盒的经历，

让她直呼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从来

不看言情类书，但那次盲盒中 5本里有 3本
都是。“钱花都花了，就翻翻呗。”没想到，其

中一本让她深深陷入，“一点也不狗血，描

写男女主情感的地方特别细腻。”李佑怡把

这本书完完整整看了两遍，“没有盲盒，我

怎么可能发现这个‘宝藏’”。

路毅分析，图书盲盒的吸引力在于“有

预期范围的惊喜感”，但对读者的让利空间

较小，如果执行时的创意不足，没有“内容附

加值”，就不会让读者获得额外的情感体验，

所以绝大多数的图书盲盒尝试都没能长久。

卖书的方式万紫千红，但卖书绝不是

出版社和书店的全部。

对这些书籍营销新方式，杨晓燕认为

都是有益的补充，不妨尝试，但目前传统图

书销售渠道仍占主流，新的媒体比如抖音

售书的整体增长量，令业内外惊讶。“书和

读者的相遇方式有很多种，但最重要的是

图书内容足够过硬，口口相传永远是最高

级的传播方式。真正好的东西一定会被发

现、被传播，找到它的读者，无论是通过何

种方式抵达。”

蒋蔚介绍，目前无界书店的生存主要依

靠“传统与创新并行”模式。传统指的是图书、

文创以及咖啡的销售；创新包括上述提到的

那些，“除此之外，也在尝试从书店向‘文化机

构’的探索，比如文化课堂，研学课堂，企业、

文化机构的文化空间整体策划采购服务等，

增加营收的同时实现品牌价值转换”。

“新的方式卖书，销售数据是一个结

果。作为一家新式书店，我们需要用创新思

维去创新经营，书本销售渐渐开始向次任

务倾斜。”蒋蔚说，“当书店逐渐被许多人认

可，通过这份‘认可’，所促成的文化服务的

项目合作，占比也在逐渐攀升，这让我们体

会到‘社会效应产生经济效益’的含义。”

蒋蔚说：“在我们的理想中，书和读

者的相遇可以是一

见如故，也可以是

相看两厌；可以是

不期而遇，也可以

是久别重逢，但最

终都是一种‘自然

而然’的很舒服自

在的状态。”

热闹的直播卖书，和书还有多少关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实习生 余冰玥

今年春节档，现实题材电视剧《人世

间》火了，豆瓣 8.1分。
这部剧改编自梁晓声“茅盾文学奖”获

奖同名小说，以中国北方城市一个平民社

区“光字片”周家三兄妹的生活轨迹为故事

脉络，讲述从上世纪 60年代末至 2016年间
中国的社会剧变和百姓生活。

《人世间》原著作者梁晓声、编剧王海

鸰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分享创作

心得。

由百万字严肃文学作品改编，跨越 50
年的“年代感”，一群非流量演员⋯⋯为何

还能圈粉当下的年轻观众？

梁晓声：留城青年在文学
形象画廊中是缺席的

梁晓声说，他曾在大学讲课时谈到一

点，写作这件事，最主要的使命是写形形色

色的他者，然后给更多的他者来看。

梁晓声的《人世间》原著小说共 115万
字，以北方省会城市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

生活轨迹为线索，刻画了 10多名平民子弟
的跌宕人生。

写 100多万字的严肃文学作品，在当
下文坛已很罕见。梁晓声说：“写作对我是

一件吃力的事了，颈椎病非常重。在这个情

况下，自己写了这么多年，也写了不少的作

品，作为一种夙愿，就是要再写一部作品。”

上世纪 80年代初，梁晓声发表《这是
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成为中

国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从上世纪 80年代
后期开始，梁晓声转向为平民代言，关注回

城知青、普通工人、进城农民、莘莘学子等，

这些平民身影，出现在他的《返城年代》《年

轮》《知青》等虚构写作和《中国社会阶层分

析》《郁闷的中国人》等作品中。

“再写一部作品”的夙愿，在梁晓声眼

里，是向现实主义致敬，向工人阶级致敬。

梁晓声在书中写了“大三线”的老工人，也

写了当时留城的年轻工人。“回过头去看知

青文学，那么多人在写，但是留城的弟弟妹

妹们，他们和城市的关系更紧密，和时代的

关系也更紧密，但是他们在文学的形象画

廊中几乎是缺席的，因此我想为他们也塑

造几个形象，作为一种拾遗补缺的事情。

《人世间》了却了我这个愿望”。

梁晓声说，“工人”这个概念已经发生

了本质的变化。“首先是工厂的概念发生了

变化，今天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个师傅带

着若干徒弟守着一台车床。那时候师父和

徒弟的关系影响很深，就像武侠片里师父

和徒弟的关系一样。现在工厂不存在了，都

是流水线。”

梁晓声指出，身为一名普通工人，是周

秉昆的宿命。在原著小说最后，周秉昆依然

是领退休工资的普通工人。

“但是他并没因为这一种宿命而没有

活出人样来。当我们看到最后会觉得，如果

我的身边有周秉昆，他有困难我会帮助，他

忧伤我会安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

以信任。一个普通人活到这个份上，既普

通，在这个社会的平台上也很了不得。”梁

晓声说。

王海 ：《人世间》是“编剧
清单”中与众不同的一笔

将上百万字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必然

涉及原内容的取舍问题。但对于《人世间》

的影视化改编，梁晓声持相当开放的态度。

“原作者一般都愿意自己作品原封不

动地呈现，而不是‘做减法’地呈现。但是在

所有小说改编中，这都是不可能的。改编之

所以叫改编，是因为它二度创作，一定是有

取舍的。”这种取舍，包含艺术层面，也包含

商品属性的考量。

梁晓声说，文学创作，就是他“一个人

准备笔和纸”的个人化表达过程。“作家可

以做到‘你爱看不看’，无非多印一点或者

少印一点，但是影视不一样，影视的创作团

体要考虑到观众的感受，毕竟是面向那么

广泛的人群”。

在编剧王海鸰看来，梁晓声的《人世

间》原著是一部纯正的严肃文学作品，改编

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牵手》《中国式离婚》《大校的女

儿》⋯⋯在编剧王海鸰的创作轨迹里，家庭

与情感向来是主阵地，“一口井往深里挖，

不往广里去”。而《人世间》是她“编剧清单”

中与众不同却同样浓墨重彩的一笔，“书里

写了近 50年来百姓生活的苦难与顽强，我
从中看到了希望与力量”。

在创作阶段，王海鸰和主创团队在商议

后决定，要在梁晓声小说基础上将电视剧的

底色调亮。王海鸰说：“原著是铅灰色、钢铁色

的，是一种坚韧、偏硬的色彩。我本身是一个

乐观的人，面对困难不会反复咀嚼，而是向

前走。所以我和主创团队共同希望剧集是温

暖的、明亮的，给人力量，给人希望。”

剧本写了两三年，数不清改过几稿，一

直到拍摄中段，剧本还在调整。通过《人世

间》，王海鸰第一次真切地近距离感知上世

纪 70年代普通工人的生活。“细节是贯穿
全剧创作过程所有环节的重点。假如说宏

观层面是一个大骨架，那么细节就是骨架

上的血肉。骨架当然很重要，但最后呈现给

别人的、决定其好不好看的，还是血肉。”

寄语青年作家：书写常态
生活是一种考验

在《人世间》中，知青岁月、改革开放等

重大历史事件随着情节的推进一一展现，

但这些“大事件”最终通过发生在周家人身

上的“小故事”浮现出来。

王海鸰感慨，“历史如何组成？有宏观

的帝王将相，还有一个个小家。《人世间》是

以三兄妹为主线的作品，如果家庭写不好，

这个戏势必悬浮，势必架空。”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生活，是她对于中

国历史认知的一个盲区，“这种生活吸引

我，生活背后隐藏的东西也吸引我。它们是

对我知识体系、生活经历的完整和丰满，所

以我想试一试”。

虽然在北京居住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故

乡哈尔滨，但东北依然是贯穿梁晓声写作

的地域背景。

关于东北文学，梁晓声说，他之前阅读

了青年作家双雪涛和郑执创作的小说，觉

得很不错。他也坦言，年轻一代写作者创作

上是有难点的。

“像知青上山下乡这些不寻常的事，会

使人物的命运有较大的跌宕，会使爱情和

友谊都置于这种不确定性中，所以写作变

成了一个‘回首望去的资源’，拿来一部分

就可以操作。这些都是我这一代作家的天

然资源。”

梁晓声表示，现在年轻一代作家面对

的生活，更多“接近波澜不惊”。因此，这就

考验作家书写常态生活的能力。“没有大的

情节跌宕的情况下，还能把人物写出来吗？

这对他们是一个考验。”

20年前进入大学任教，对梁晓声文学
创作的影响很大。

“创作不再是你个人的事，你要站在讲

台上，对学子们讲文学究竟是一件什么事，

必须讲到文学的意义。以前我们只是低头

创作，自己都没有很好地去想过。当你要讲

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看文学的起源，好的

作品为什么好？流传下来的经典为什么是

经典？”

梁晓声说，讲给学生听，也是给自己

“补课”的过程，由此不断深入思考文学的

意义。

而当初，《人世间》正是诞生在这种

思考中。“能不能用

我的作品，最大程度

体现我终于领悟到的

文学的意义？接近

它，完成它，给自己

所喜欢并且做了这么

长时间的事，一个自

我能接受的交代。”

梁晓声原著、王海 编剧，他们如何打造《人世间》

□ 林 蔚

延津是刘震云的

文化地标。他的代表

作《一句顶一万句》就

以延津为中心，人为

了寻找“说得上话“的

人，出延津，入延津，

延宕百年。

刘 震 云 的 新 作

《一日三秋》仍以延津

为基点。《一日三秋》

是笛子曲目，也是门

匾题字，“是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的意思，是

一句顶一万句的话。”

但和以往作品不同的

是，《一日三秋》打破

了“正常“壁垒，以日

常生活为基调，以鬼

神后现代为铺衬，将

生死穿越、人神鬼畜、

梦幻现实巧妙揉合到

一起。有人离开，有

人回来，出出入入，说

的还是这片乡土人

情，还是小人物的日

常和命运。

故事以六叔的画

和花二娘的传说为引

子，前半部分以延津

曾经的剧团名角、《白

蛇传》主演樱桃为中

心。演白蛇的樱桃嫁了演法海的陈长杰，

经历剧团解散、重谋营生，结果为了一把

韭菜上吊了。死后不得安宁的樱桃附身

于演许仙的李延生，开启了一段延津到

武汉的旅程。后半部分以樱桃之子明亮

为主角。明亮随父离开延津，又独自辗转

返回。在延津成长结婚，未想后来被迫背

井离乡。在异地被欺侮轰赶，最终还是咬

着牙落下脚来。

除却鬼神传说和虚幻梦境，《一日三

秋》并无夸张跌宕的情节。书中主角和他

们身边的人物，算命的、开店的、扫地的，

莫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会觉得似曾相识，

仿佛就是自己生活里的某个熟人，因此

更能共情。而刘震云又一贯擅长用黑色

幽默，不动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生里的悲

哀和苍凉。叙述越平淡，回味时感受的冲

击也越大。

这种触动有时隐藏在语言文字里。

比如《白蛇传》那句戏词“奈何，奈何？咋

办，咋办？”生活中遇到难题，台词就变成

了一声叹息。陈长杰邀李延生去武汉，李

妻一算计花销，李延生只能兀自摇头“奈

何，奈何？咋办，咋办？”三言两语，道不尽

的无奈。

更多的则隐藏在故事结构里。《一日

三秋》的人生故事看似随意，实则处处埋

下因果设计。

比如明亮和马小萌。别人结婚是看

到了对方的优点，他们走到一起是知晓

对方心里的苦处；因为这份知晓，让明

亮在马小萌黑历史曝光后，选择共同离

乡而非背弃；也是靠着马小萌黑历史时

攒下的“脏钱”，他们才能在异乡安家

立业。又比如陈长杰和明亮。陈长杰断

交生活费，导致明亮退学去炖猪蹄；因

为会炖猪蹄，明亮离开延津也能找到谋

生之道；有了钱，能救济生病穷困的陈

长杰，当年割断亲缘的家人才会找上门，

父子终得重逢。

因果可笑，世事人情可叹。

笑话，是贯穿《一日三秋》的主线。从

开始到结束，都有化为望郎山的花二娘

提着一篮柿子入梦讨笑话。好笑的，花二

娘递过柿子来，梦中客逃过一劫，不好笑

的，背花二娘去喝胡辣汤，就被压死了。

所以延津人幽默，个个肚里藏笑话。

可这笑话，哪是我们日常打诨插科

的消遣。这些拧巴的笑话，是苦中作乐，

是自我嘲讽，是以笑中带泪来面对磨难。

李延生说，“我算把自己活成了笑

话。”陈长生感慨，“爸这辈子多失败呀，

把自己活成了笑话。”明亮后来回延津，

梦见花二娘，急中生智讲了个笑话，用

的却是马小萌过去的脏事儿。“二十年

前，延津把他们逼走了，二十年后他回到

延津，一个笑话又把他逼得无耻。什么是

笑话。这才是笑话。什么是故乡，这就是

故乡。”

甚至花二娘本身就是个笑话。她等

了花二郎三千年，殊不知花二郎早到了

延津，却因一个笑话鱼刺卡喉而死。所有

延津人都知道这事儿，却没有一人敢告

诉花二娘，这才是最大的笑话。

“人间多少事，两三笑话中。”人生里

所有的苦难和无常，最终我们只能含泪

而笑地面对罢了。

《一日三秋

》
：世间事

笑泪书

AR书店 视觉中国供图

由百万字严肃文学作品
改编，跨越50年的“年代感”，
一群非流量演员⋯⋯如何圈
粉年轻观众？

关于卖书那些事儿，直
播间内外的讨论一样热闹。

这些拧巴的笑话，是苦
中作乐，是自我嘲讽，是以
笑中带泪来面对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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